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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法
國
電
影
︽
打
字
夢
女
神
︾，
記
起
久
違
的
手
提

打
字
機
。
曾
幾
何
時
，
打
字
是
晉
身
白
領
世
界
的
門

徑
，
一
分
鐘
打
多
少
個
字
，
更
是
搵
食
關
鍵
詞
。
法

國
人
就
是
有
這
本
事
，
無
論
新
舊
，
題
材
手
到
拿

來
，
拍
得
流
麗
而
言
之
有
物
，
又
不
強
作
深
奧
。
電

影
勾
起
很
多
打
字
機
的
聯
想
：
怎
樣
學
用
十
隻
手
指
打
字

啦
，
以
前
懂
得
速
記
的
女
秘
書
啦
，
打
字
必
備
的
塗
改
液

和
墊
在
正
本
下
面
、
用
來
製
作
副
本
的
碳
紙
啦
，
和
公
司

第
一
部
有
圓
滾
球
的IB

M

電
動
打
字
機
等
等
。
現
在
來
說

打
字
機
，
真
是
史
前
的
恐
龍
了
，
幸
好
打
字
技
術
卻
長

存
，
而
以
前
學
的qw

erty

鍵
盤
，
今
天
所
有
的
科
技
產
品
仍

用
得
㠥
，
且
已
不
怕
打
得
太
快
而
讓
鐵
臂
纏
在
一
起
了
。

感
慨
的
是
，
我
們
很
少
好
好
去
記
一
記
過
去
的
技
術
，

哪
怕
是
些
曾
經
非
常
重
要
的
謀
生
以
至
求
生
技
術
，
順
手

拈
來
就
有
不
少
：
小
時
家
家
用
火
水
爐
，
還
記
得
如
何
添

火
水
、
和
升
起
棉
芯
去
調
校
火
力
嗎
？
在
電
飯
煲
未
普
及

前
，
人
人
都
懂
得
用
火
水
爐
和
瓦
煲
煮
飯
，
還
有
可
口
的

飯
焦
吃
。
有
朋
友
住
唐
樓
的
，
還
懂
得
燒
紅
柴
爐
哩
。
至

於
街
頭
的
營
生
絕
技
更
多
不
勝
數
，
最
難
忘
是
戲
院
前
賣

鴨
嘴
梨
的
，
用
把
有
小
勾
的
刀
，
一
手
刀
一
手
梨
，
幾
秒

就
把
黃
色
梨
皮
像
朵
花
般
刮
個
乾
淨
，
雪
光
水
滑
的
梨

肉
，
叫
人
恨
不
得
馬
上
咬
一
口
，
直
是
神
技
，
也
從
沒
聽

過
有
人
因
刮
梨
受
傷
的
。
其
他
的
還
有
很
多
，
比
如
在
擠
迫
顛
簸
的
巴

士
裡
如
何
賣
票
和
買
票
，
穿
斗
零
高
跟
鞋
走
下
天
星
小
輪
的
甲
板
，
而

鞋
跟
不
插
進
甲
板
縫
，
男
人
怎
樣
穿
長
衫
，
女
人
怎
樣
穿
旗
袍
，
怎
樣

去
綢
緞
莊
買
衣
料
給
裁
縫
造
衣
服
，
家
裡
的
腳
踏
式
縫
紉
機
怎
麼
用
，

牛
仔
褲
買
回
來
怎
樣
用
針
線
﹁
挑
﹂
腳
改
短
，
怎
樣
拆
爛
牛
仔
褲
的
腳

造
﹁
流
蘇
﹂，
還
有
所
有
小
朋
友
和
主
婦
都
懂
的
穿
膠
花
和
剪
線
頭
，

都
是
一
個
時
代
的
技
術
，
很
值
得
本
土
派
用
各
種
方
法
去
弘
揚
，
比
如

拍
一
部
像
︽
打
字
夢
女
神
︾
的
不
感
傷
電
影
。

獅
子
山
下
式
的
論
述
已
太
濫
，
也
帶
不
來
新
的
出
路
。
從
橫
切
面
入

手
，
用
輕
鬆
的
角
度
去
看
，
或
會
有
新
發
現
。

百
家
廊

朵
　
拉

打字女神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友
輩
知
我
嗜
茶
，
每
日
無
茶
不
歡
，
常
餽
茶

葉
，
或
陳
年
普
洱
，
或
西
湖
龍
井
，
或
大
紅

袍
，
或
鐵
觀
音
。
一
友
問
喜
何
種
茶
葉
，
告
之

逢
茶
皆
好
。
但
日
常
上
茶
樓
館
子
，
只
叫
壽

眉
。
何
解
？

老
實
說
，
吾
頗
愛
鐵
觀
音
，
惟
此
間
食
肆
多
無
，

水
仙
不
甚
喜
愛
，
普
洱
亦
嘗
了
十
餘
二
十
年
，
偶
識

﹁
觀
音
﹂
後
，
遂
轉
而
泡
之
。
嗜
上
此
茶
，
緣
於
北
上

攻
博
時
，
與
同
窗
飯
局
，
一
呼
此
茶
，
一
嘗
此
茶
，

赫
然
驚
豔
。
遂
購
一
罐
南
返
，
泡
之
飲
之
，
不
僅
得

聞
其
香
，
更
覺
入
口
入
肚
後
，
精
神
頓
爽
利
。

日
前
茶
罷
，
於
書
坊
購
得
陳
斌
編
著
的
︽
吃
茶

去
！
︾︵
瀋
陽
：
遼
寧
教
育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一
年
五

月
︶
，
翻
之
，
內
有
一
篇
古
清
生
的
︿
初
識
鐵
觀

音
﹀。
這
﹁
初
識
﹂
二
字
，
霎
勾
起
於
廣
州
茶
居
，
與

同
窗
初
品
的
情
景
來
，
歷
歷
如
昨
，
舌
底
仍
香
。

古
清
生
的
﹁
初
識
﹂，
竟
有
另
一
番
境
界
。
他
說
，

時
當
金
秋
，
他
與
一
眾
文
友
往
訪
遠
村
一
同
事
黃
正

華
，
彼
在
家
門
前
擺
好
椅
子
，
拎
井
水
煮
沸
，
以
紫

砂
壺
盛
茶
泡
之
，
各
發
一
紫
砂
杯
。
此
時
茶
香
四

溢
，
十
分
好
聞
，
各
人
正
要
舉
杯
，
黃
正
華
喝
停
，

各
發
一
把
新
牙
刷
，
說
：
﹁
刷
牙
刷
牙
，
曉
不
曉
得

這
是
喝
名
茶
？
﹂

這
名
茶
，
就
是
鐵
觀
音
。
於
是
一
干
人
齊
齊
把
牙

刷
，
﹁
在
斜
陽
金
輝
裡
愉
快
地
刷
牙
﹂，
古
清
生
寫

道
：
﹁
其
時
心
裡
覺
得
很
神
聖
，
或
者
很
上
等
，
很
高
級
，
從

此
我
們
就
是
懂
得
喝
茶
的
茶
客
了
。
﹂
彼
等
初
嘗
鐵
觀
音
，
正

如
有
些
人
初
吻
戀
人
一
樣
，
恭
謹
而
神
聖
，
首
先
就
要
漱
口
刷

牙
。鐵

觀
音
之
妙
，
古
清
生
寫
得
亦
妙
：

﹁
蘭
花
香
綿
的
安
溪
鐵
觀
音
，
自
口
而
入
，
至
咽
喉
而
迴
旋

鼻
腔
，
如
香
雲
襲
捲
，
游
絲
悠
顫
，
便
將
感
覺
的
通
道
轟
然
炸

開
，
是
一
枚
蘭
花
炸
彈
。
鐵
觀
音
湯
色
清
淺
黃
亮
，
味
甘
潤
又

略
有
微
澀
，
其
後
是
淡
淡
的
甜
尾
，
像
蘋
果
園
的
夕
陽
，
夕
輝

漸
遠
，
浮
香
而
別
，
然
其
香
仍
繞
舌
三
匝
而
徐
徐
不
絕
。
﹂

我
初
識
鐵
觀
音
時
，
可
沒
這
麼
誇
張
。
或
者
，
他
吃
的
是
頂

級
，
而
我
吃
的
可
能
是
二
三
級
吧
。
一
直
以
來
，
嘗
的
都
沒

﹁
蘭
花
炸
彈
﹂
的
感
覺
。
鐵
觀
音
價
錢
有
平
有
貴
，
品
至
貴
級
，

亦
覺
凡
塵
；
有
次
購
得
平
價
一
包
，
反
而
舌
底
留
香
，
回
味
不

已
，
可
惜
後
來
再
往
購
之
，
竟
如
崔
護
重
來
，
再
難
以
追
尋

了
。很

多
名
士
雅
士
之
輩
，
喝
茶
要
講
境
界
，
不
僅
要
講
環
境
，

還
要
講
心
境
。
車
前
子
的
︿
吃
茶
的
心
境
﹀
說
，
即
使
身
處
鬧

市
，
內
心
裡
的
確
﹁
還
有
那
一
座
房
屋
﹂，
這
﹁
房
屋
﹂，
就
是

寧
靜
的
所
在
。
不
錯
，
喝
茶
宜
心
靜
，
不
心
靜
，
一
茶
下
肚
，

也
就
心
靜
了
。
有
人
以
酒
澆
胸
中
傀
儡
，
我
卻
以
茶
澆
不
快
，

祛
愁
除
憂
。

得
識
鐵
觀
音
前
，
初
入
報
行
吃
的
是
普
洱
。
那
時
上
酒
家
茶

樓
，
莫
不
叫
夥
記
抓
多
些
茶
葉
，
一
泡
之
後
，
注
之
杯
中
，
色

如
黑
炭
，
灌
之
肚
中
，
被
人
戲
謔
為
飲
墨
汁
；
有
伙
記
笑
道
：

﹁
做
你
們
這
一
行
，
墨
水
不
夠
怎
行
？
惟
有
飲
多
些
墨
汁
吧
。
﹂

哈
哈
！
此
情
此
景
，
俱
往
矣
，
如
今
也
，
再
不
吃
﹁
黑
妹
﹂

了
，
而
吃
那
清
潤
的
﹁
蘭
花
觀
音
﹂。

初識鐵觀音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
慰
安
婦
﹂
這
個
詞
，
原
是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者
發
動
侵
略
戰
爭
，
強
徵
佔
領

地
婦
女
供
日
軍
洩
慾
杜
撰
的
詞
兒
。
其

實
更
恰
當
的
說
法
應
該
是
﹁
性
奴

隸
﹂。
如
果
要
借
用
日
本
人
的
說
法
，

也
要
加
上
個
﹁
括
號
﹂。

以
安
倍
為
首
的
日
本
政
府
，
最
近
頻
頻
發

出
否
定
日
本
在
二
戰
中
侵
略
的
罪
行
。
從
否

定
同
盟
國
戰
後
審
判
的
日
本
戰
犯
，
到
強
迫

婦
女
為
日
寇
洩
慾
，
甚
至
準
備
修
改
日
本
戰

後
的
和
平
憲
法
，
以
便
擴
充
軍
備
，
製
造
核

武
器
，
重
新
威
脅
世
界
和
平
。

強
迫
佔
領
地
的
婦
女
充
當
性
奴
隸
，
已
經

是
滅
絕
人
性
的
罪
行
。
但
更
嚴
重
和
殘
酷
的

是
在
進
佔
一
個
城
市
之
後
，
縱
容
侵
略
軍
肆

無
忌
憚
地
強
姦
婦
女
。

日
軍
進
佔
中
國
半
壁
河
山
，
無
論
進
入
城
市
鄉
村
，

都
進
行
了
大
姦
淫
。
而
且
其
慘
無
人
道
之
處
，
是
強
姦

七
八
十
歲
的
老
嫗
、
八
九
歲
的
幼
女
，
甚
至
孕
婦
，
總

之
女
的
無
一
倖
免
。
不
少
在
被
姦
淫
後
又
遭
殺
害
。

大
阪
市
長
說
出
﹁
慰
安
婦
﹂
是
必
需
的
謬
論
以
後
，

引
起
全
球
輿
論
和
社
會
團
體
的
討
伐
。
五
位
女
性
的
諾

貝
爾
獎
獲
得
者
也
提
出
指
責
。
可
見
這
些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者
的
否
定
侵
略
戰
爭
是
多
麼
不
得
人
心
。

肯
定
﹁
慰
安
婦
﹂
謬
論
的
出
現
，
決
不
是
偶
然
的
，

這
是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死
灰
復
燃
的
重
要
信
號
。

日
本
人
否
定
二
戰
時
的
侵
略
和
戰
爭
罪
行
，
在
戰
後

一
直
存
在
。
比
如
國
際
公
認
、
鐵
證
如
山
的
﹁
南
京
大

屠
殺
﹂，
本
來
是
無
可
狡
辯
的
，
人
證
物
證
俱
在
。
但
在

三
十
年
前
，
就
有
一
個
叫
田
中
正
明
的
所
謂
大
學
講
師

和
評
論
家
，
著
有
一
本
叫
︽
﹁
南
京
大
屠
殺
﹂
的
虛

構
︾，
全
盤
否
定
南
京
大
屠
殺
的
罪
行
，
認
為
這
是
戰
後

的
東
京
審
判
強
加
給
日
本
人
的
。
他
的
狡
辯
原
本
不
值

得
一
駁
，
但
類
似
的
著
作
，
否
定
二
戰
日
本
人
的
罪

行
，
在
日
本
不
僅
是
田
中
一
個
人
。
日
本
青
少
年
在
日

本
文
部
省
篡
改
的
歷
史
教
科
書
中
，
和
這
些
無
恥
文
人

的
否
定
二
戰
罪
行
的
著
作
薰
陶
下
，
不
辨
是
非
，
正
是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復
活
的
溫
床
。

當
前
，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者
，
包
括
當
政
的
安
倍
首
相

在
內
，
是
世
界
和
平
最
危
險
的
敵
人
！

「慰安婦」

年
初
，
由
好
友
處
借
到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系
列
的
紀
錄D

V
D

，
一
口
氣

看
完
六
位
台
灣
作
家
的
紀
實
故
事
。

其
中
，
有
關
王
文
興
的
一
集
，
作
家

帶
領
觀
眾
重
訪
他
的
故
居
，
亦
是
他
重

要
作
品
︽
家
變
︾
中
描
繪
過
的
舊
建
築—

—

紀
州
庵
，
深
深
吸
引
了
我
，
決
定
遊
台
北
時

必
親
訪
此
地
。

隱
身
於
同
安
街
老
樹
群
中
的
紀
州
庵
，
位

於
日
治
時
期
的
﹁
川
端
町
﹂，
由
日
人
平
松
家

族
所
開
設
，
為
當
時
招
待
高
級
官
員
與
仕
紳

商
賈
的
日
本
料
理
屋
及
藝
伎
館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這
裡
曾
被
日
本
政
府
徵
用
，
作

為
海
軍
款
待
﹁
神
風
特
攻
隊
﹂︵
一
九
四
四
至

一
九
四
五
︶
執
行
任
務
前
尋
歡
的
場
所
，
光

復
後
才
被
省
政
府
接
收
，
改
做
為
公
家
宿

舍
。這

裡
除
了
曾
經
是
作
家
王
文
興
年
輕
時
在

台
北
生
活
、
創
作
的
住
所
，
附
近
更
是
孕
育

了
余
光
中
、
夏
濟
安
、
林
海
音
等
現
代
文
學

家
。
近
幾
年
有
不
少
台
灣
文
化
界
人
士
也
悄

然
搬
置
此
居
住
、
活
動
，
附
近
並
有
爾
雅
、

洪
範
等
出
版
社
比
鄰
，
散
發
出
濃
厚
的
人
文
氣
息
。

二
○
○
四
年
，
台
北
市
政
府
把
紀
州
庵
列
入
市
定
古

蹟
，
並
規
劃
為
﹁
台
北
文
學
森
林
﹂。
社
區
居
民
開
始
尋

訪
與
文
學
相
關
的
痕
跡
，
深
入
探
索
，
發
現
位
居
城
南

的
紀
州
庵
，
涵
括
鄰
近
的
同
安
街
、
廈
門
街
、
金
門

街
、
牯
嶺
街
，
竟
是
現
代
文
學
發
展
的
淵
源
與
溫
床
。

作
為
台
北
市
第
一
個
以
﹁
文
學
﹂
為
名
的
專
門
空

間
，
紀
州
庵
文
學
森
林
讓
文
友
們
在
這
裡
閱
讀
、
寫

作
、
喝
茶
、
互
相
唱
和
。
也
許
還
有
機
會
與
心
儀
的
文

學
家
、
評
論
者
、
出
版
人
不
期
而
遇
！

紀州庵文學森林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一
年
一
度
又
到
夏
天
，
荔
熟

蟬
鳴
時
。
萬
千
莘
莘
學
子
有
些

正
進
入
考
試
高
峰
期
，
有
些
考

完
試
等
放
榜
，
廿
四
孝
家
長
陪

㠥
去
遊
學
，
不
亦
樂
乎
！
每
年

這
個
時
候
正
是
旅
遊
黃
金
期
，
多
了

一
班
學
生
與
家
長
親
子
同
樂
遊
。

當
下
條
件
漸
好
，
退
休
保
障
漸
不

用
愁
的
長
者
，
一
年
四
季
都
是
遊
山

玩
水
旅
遊
樂
。
時
下
漸
興
郵
輪
遊
。

環
遊
世
界
時
間
長
，
除
錢
銀
外
還
需

有
時
間
，
不
過
，
近
期
拓
展
短
程
郵

輪
遊
，
錢
銀
和
所
需
時
間
﹁
㝄
㝄

好
﹂。
對
於
英
文
不
大
好
的
遊
客
而

言
，
在
大
中
華
區
及
亞
太
區
的
旅
程

中
，
文
化
語
言
方
便
，
也
受
較
多
客

源
歡
迎
。

香
港
花
了
八
十
多
億
元
興
建
的
啟

德
郵
輪
碼
頭
，
千
呼
萬
喚
才
在
上
周

落
成
啟
用
，
首
日
有
﹁
海
洋
水
手
號
﹂

抵
達
，
見
本
港
旅
遊
業
黃
大
哥
率
團

從
新
加
坡
起
程
抵
啟
德
郵
輪
碼
頭
談
感
想
，
以

從
業
員
又
以
遊
客
身
份
所
講
的
必
然
是
言
有
所

指
。
何
況
黃
大
哥
素
來
敢
言
很
實
在
。

﹁
海
洋
水
手
號
﹂
首
泊
啟
德
郵
輪
碼
頭
多
天

現
已
離
港
了
，
聽
說
要
在
數
月
後
才
再
有
郵
輪

停
泊
，
未
來
十
三
個
月
將
有
二
十
五
艘
到
此
停

泊
。
如
此
也
好
，
有
較
多
空
間
當
局
可
檢
討
存

在
不
足
之
處
加
以
改
進
。
當
然
，
正
如
當
年
啟

德
機
場
搬
往
大
嶼
山
新
機
場
時
，
不
也
是
毛

病
多
多
鬧
出
不
少
笑
話
，
曾
幾
何
時
，
新
機

場
已
享
有
世
界
一
流
機
場
美
譽
了
。
相
信
啟

德
郵
輪
碼
頭
在
若
干
時
候
後
也
會
成
為
區
內

優
質
而
又
受
歡
迎
的
郵
輪
碼
頭
了
。
現
時
當

局
還
要
加
以
拓
展
讓
更
多
巨
型
郵
輪
能
以
港
作

母
港
，
對
外
宣
傳
和
給
予
更
多
優
惠
政
策
是
關

鍵
；
檢
討
改
進
當
下
存
在
不
足
地
方
，
例
如

電
訊
接
收
不
足
，
交
通
配
套
不
足
以
及
區
內
配

套
設
施
人
氣
商
業
氣
氛
不
足
等
等
。
然
而
，
更

重
要
的
是
爭
取
中
央
祝
福
，
對
於
香
港
以
及
能

否
直
接
返
回
內
地
的
出
入
境
手
續
便
利
是
成
功

關
鍵
焦
點
。

啟德郵輪碼頭

父
親
節
比
不
上
母
親
節
熱
鬧
，
全
因
爸
爸

較
含
蓄
內
斂
，
包
括
自
閉
症
孩
子
的
爸
爸
在

內
，
總
把
事
情
交
到
太
太
手
上
，
賺
錢
大
過

天
，
一
了
百
了
。
如
果
有
這
種
心
理
，
請
向

陳
錦
鴻
學
習
。

最
近
他
攬
㠥
兒
子
拍
了
協
康
會
的
宣
傳
廣
告
，

呼
籲
父
親
﹁
正
視
﹂
子
女
自
閉
症
問
題
。
這
張
二

人
合
照
是
陳
太
杜
雯
惠
所
選
的
，
就
是
要
表
明
帶

孩
子
爸
爸
責
任
同
樣
大
。
不
過
，
要
拍
這
張
照
片

可
不
容
易
，
駕
樺
的
情
況
很
典
型
，
他
活
在
自
己

的
世
界
裡
，
如
果
給
他
三
架
小
車
，
他
不
會
拿
來

玩
，
他
第
一
動
作
將
小
車
排
隊
，
他
們
就
是
愛
排

隊
和
自
己
轉
圈
，
怎
樣
轉
，
轉
多
久
，
旁
人
頭

暈
，
他
們
也
不
會
暈
。

拍
照
當
天
，
他
沒
有
理
會
大
會
要
求
。
結
果
拍

了
數
百
張
，
只
選
中
一
、
兩
張
，
笑
得
太
開
心
不

是
真
正
的
他
，
這
一
張
眼
神
有
點
兒
迷
惘
，
卻
又

不
失
靚
仔
的
，
剛
剛
切
合
主
題
。
相
中
陳
錦
鴻
爸

爸
笑
得
燦
爛
，
也
要
其
他
爸
爸
多
帶
孩
子
與
人
接

觸
，
他
明
白
﹁
自
閉
症
﹂
等
於
高
矮
肥
瘦
一
樣
，

絕
不
難
為
情
。

曾
幾
何
時
，
杜
雯
惠
自
責
是
否
在
懷
孕
期
間
吃
魚
太
瘋
，

吸
收
了
太
多
﹁
水
銀
﹂，
後
來
想
通
了
，
自
問
飲
食
非
常
小

心
，
這
顧
慮
也
放
下
了
。
年
前
，
錦
鴻
渴
望
囝
囝
正
經
的
叫

他
一
聲
爸
爸
，
一
直
未
能
成
功
。
實
在
，
駕
樺
是
幸
福
的
，

父
母
為
他
不
斷
付
出
，
錦
鴻
甚
至
停
工
一
年
投
入
囝
囝
的

﹁
認
字
﹂
工
程
之
上
。
﹁
當
老
師
告
訴
我
，
囝
囝
一
星
期
才
學

會
一
個
生
字
，
我
失
落
。
於
是
趁
兩
天
假
期
教
曉
他
幾
個

字
，
用
我
的
方
法
奏
效
了
。
﹂

原
來
陳
爸
爸
教
仔
﹁
坐
﹂
字
的
筆
劃
口
訣
，
死
背
了
，
然

後
真
的
坐
下
去
，
讓
他
明
白
這
個
字
，
是
有
真
正
的
意
思
，

駕
樺
非
常
受
用
。
他
決
定
請
假
一
年
親
執
教
鞭
，
每
天
帶
㠥

孩
子
四
處
見
識
，
什
麼
輪
船
、
巴
士
、
荔
枝
樹⋯

⋯

讓
他
聽

到
名
詞
也
看
到
實
物
，
加
深
印
象
。
最
重
要
孩
子
信
任
父

親
，
事
半
功
倍
。

錦
鴻
採
用
爬
樹
法
去
取
得
互
信
。
駕
樺
愛
攀
樹
，
一
個
星

期
跌
下
來
三
、
四
百
次
，
每
次
都
有
爸
爸
抱
㠥
，
慢
慢
他
知

道
此
人
信
得
過
，
開
始
叫
爸
爸
了
。
錦
鴻
的
耐
性
來
自
自
己

曾
是
過
來
人
，
當
年
他
患
有
英
文
恐
懼
症
，
讀
完
了
F.

３
廿

六
個
英
文
字
母
都
記
不
清
楚
，
他
曾
經
身
受
其
苦
，
也
對
兒

子
有
豐
富
的
同
理
心
。

有
人
說
上
天
知
道
沒
有
這
麼
多
上
帝
，
於
是
安
排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父
母
。

關懷自閉孩童

玫瑰和愛情的傳說並非從不懂花的朋友開始，
那個對花缺乏認識，連玫瑰也不知道的朋友，他
提起去度蜜月的酒店房間，門一打開，床上是玫
瑰花圈成的一顆紅心，空氣裡充盈㠥玫瑰花瓣的
甘美氣味，正是新婚夫婦的心情和愛情。
「我是第一次認真地看玫瑰，第一次聽說這花

名叫玫瑰。」
聽得我大吃一驚，本以為這世上誰人不識玫

瑰？原來竟是我的朋友。他身邊的女人失望了
嗎？應該不會，既然愛他，就要連帶的愛他的不
識玫瑰和不懂音樂。不諳音樂的他，肯定連著名
的《玫瑰三願》也沒聽過。
龍七先生填寫歌詞，黃自先生作曲的《玫瑰三

願》：「玫瑰花，玫瑰花，爛開在碧欄杆下，我
願那妒我的無情風雨莫吹打，我願那愛我的多情
遊客莫攀摘，我願那紅顏長好不凋謝，好教我留
住芳華。」三個願望不過短短幾句，唱的時候一
再重複，並不難背，也不難唱，卻是難以實現的
奢望呀。在合唱團學習聲樂那段日子時常在唱，
每一回練習都要惻然神傷一回，不勝低迴。
玫瑰雖常見，卻到了倫敦才發現玫瑰的隨和之

美。無論哪條街道，甚至無人的巷子，路邊隨便
一宅普通小院，主人也不忘栽花植樹，並非人人
皆有空暇悉心照顧，但卻擁有一份愛花樹的戀
情，結果有些花樹斜斜地伸長出矮矮的籬笆，就
在籬外綻開㠥碗大的花，大多是玫瑰，顏色各
異，表情一致在對路人展顏笑開，沒栽沒修的枝
幹下還叢生亂草，經過的人不捨得罵屋主偷懶，
反而忍不住讚歎花兒的絢艷。倫敦的玫瑰花並不
嬌貴，似乎只要順手丟下種籽，無須照料它便跟
㠥陽光雨露逐漸茁壯成長，陽光下的街巷處處閃
耀㠥優雅和明麗。
今時在英國，日日與風姿綽約的玫瑰含笑對

看，更早的十五世紀，典雅動人的玫瑰卻是戰爭
的名字。當時有兩個皇族為了爭奪王位彼此攻
殺。蘭加斯特家族的徽章是紅玫瑰，敵對的約克
家族以白玫瑰為標誌，長達三十多年的皇位之爭
在歷史上稱為「玫瑰戰爭」。這場戰爭最終以亨利
七世與伊麗莎白共結連理，開出璀璨的花，成就
美好的結果，為了紀念兩個家族的通婚之好，皇
室徽章改為紅白玫瑰，同時也把玫瑰選為英國國
花。
風華光彩的玫瑰不只英國定為國花；在美國，

經過百年爭論，1986年9月23日玫瑰以「愛情、和
平、友誼、勇氣和獻身精神的化身」被國會眾議
院通過為國花。除此之外，保加利亞、盧森堡、
羅馬尼亞、意大利、敘利亞、伊朗、伊拉克、利
比亞等整十個國家，不讓英美兩國專美，不約而
同皆尊玫瑰為國花。
玫瑰如此婉約嫵媚，傳說大都和愛情相關。神

話裡的愛神為了救她的情人，跑得太匆忙，被玫
瑰的刺劃破手腳，鮮血染紅了玫瑰，紅色的玫瑰
成為愛情的信物。每年情人節，紅玫瑰供不應求
是最好的證明。女人期盼在2月14日收到燦爛玫
瑰，讓她獲得浪漫愛情的保證，卻也有極端愛玫
瑰的男人，比如歌德，1771年和情人分手後，對
玫瑰仍舊讚歎不已：「少年看見紅玫瑰，荒野中
的玫瑰。多麼鮮艷多麼美，少年見了奔如飛，心
中不住讚美：玫瑰，玫瑰，紅玫瑰，荒野中的玫
瑰。」說的是不死之愛嗎？法國大作家雨果對玫
瑰的深情在他的願望裡：「我平生最大的心願，
就是在玫瑰花盛開的季節死去。」彷彿宣告世
人，只要見到盛放的玫瑰，他就可以死而無憾
了。
玫瑰的愛情故事不一定全是憂鬱傷感，也有輕

鬆明快，奔放昂揚的。1951年4月6日，第一首在

國際樂壇流行起來的中國歌曲，由美國歌星弗蘭
基．萊恩翻唱，不但迅速走紅，一度還高居排行
榜季軍。這由陳歌辛作的曲，吳村寫的詞，早年
聽到就非常喜歡，後來收錄在手機裡當電話打通
時的音樂響聲。今年春末某日在廈門和出版社總
編輯拍合影，突然有電話進來，放在手提包的手
機讓「玫瑰玫瑰我愛你」的音樂聲迴旋在室內，
出版社總編輯微笑說，「當年這可是黃歌哪。」
時代讓玫瑰有了不一樣的定位。
古時候的中國也有一個和佛教有關的玫瑰愛情

故事。佛祖的徒弟中，一對男女一起研究佛學
時，在小山中發現兩朵含苞待放的鮮花，不知道
名字，也不曾見過，男的好奇想摘下來看看，不
小心被花刺傷了，鮮血流出來，女的緊張地拉㠥
男人流血的手指，心痛地流下
眼淚。女人的淚和男人的血同
時掉下，分別滴在那兩朵鮮花
上。
由於都是佛教徒，不可能在

一起，所以他們帶㠥微笑分開
了。男的走向天上，女的走下
地底，再回來的時候，他和她
都有了不同的名字。男的是月
老，他希望女人不要記得他，
但他的工作是，用他手中那條
小小的紅線，讓一對對的男女
永遠在一起。誰也不曉得那小
紅線是他一滴滴鮮紅的血染成
的。女的名字是孟婆，她的工
作是日夜熬湯，一碗一碗的孟
婆湯，是她一滴滴的眼淚，她
希望男人忘記她，也希望一對
對的男女互相忘記。

相愛那麼短，相忘那麼長。忘情湯的效果沒人
回來報告，但那兩朵不知名的鮮花，後來就知道
名字了。滴到男人鮮血的叫紅玫瑰，滴到女人眼
淚的叫白玫瑰。不論是紅的，還是白的，玫瑰在
中國，原來也是愛情之花。
留宿英國幾日就住在海德公園對面的酒店，清

晨到公園漫步，朝西走去，見一漂亮住宅的籬笆
門外置滿一地的玫瑰，有束花，有花圈。歲月儘
管流逝，大家仍然沒有忘記戴安娜王妃的生日，
這裡是戴安娜曾經居住的肯辛頓宮。瑰麗古老的
皇宮依然，絢璨多姿的玫瑰永恆，王妃和王妃的
愛情卻都不在了。因為愛情才認識玫瑰的朋友，
聽我娓娓說㠥絢麗多姿的玫瑰和華美流轉的愛
情，當我講到這裡，他比手勢不讓我繼續，黯然
地告訴我他需要一碗孟婆湯。
本來還有小王子的玫瑰，可是，朋友說他的愛

情中斷了，我也只好中斷我的玫瑰故事，就到此
為止吧。

玫瑰愛情說

■玫瑰，愛情之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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